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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者”走向“她者”

从“他者”走向“她者”
——智能传播时代下女性话语空间建构的新实践

高　璎

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学院　北京　100105

摘　要：大数据算法重塑信息传播模式，为女性话语空间的建构提供了技术赋能。一方面，女性文化的传播方式得到更新，更多不同视

角的女性声音也因此得以被倾听；另一方面，与以往单一的女性形象相比，女性形象不断丰富，涌现出诸多有别于以往的新形象，这些

努力共同为女性话语空间建构提供了新实践。然而智能传播的高度商业化使现实生活中女性话语权的建构仍存隐忧。本文从传播视角出

发，分析智能时代女性话语空间建构的新实践，并就现状提出思考，以期助力我国妇女事业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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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妇女解放事业在媒介迭代中焕发出活力，从过去符

号化的女性形象与单一的女性话题，到如今传播模式的变

革让女性文化传播方式愈发丰富，更多立体的女性形象得

到关照，女性公共场域的话语空间持续拓宽。相比于传统

媒介时代，智能传播背景下的女性话语建构的实践上出现

哪些新现象？当前的实践存在何种问题？如何更好推进女

性话语空间建构以助力社会和谐与发展？围绕这些问题，

探究智能传播下女性话语空间建构的新实践与问题，成为

本文核心关切，旨在为我国妇女事业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

业发展提供助力。

一、智能化与技术性：算法控制下女性话语传播新

形态

智能传播，即是把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应用于

信息生产流通的新型传播方式[1]，其技术基础是算法通过分

析用户行为实现精准内容分发。受传统媒介的局限，女性

话语表达在传播广度、深度以及强度上存在不足。随着智

能技术融入媒介，女性话语空间构建不断迸发出新活力。

（一）传播模式的改变：线性传播走向圈层传播

算法的应用深刻变革了传统媒介的传播模式，从过

去“一对多”的线性传播走向了圈层传播。在线性传播模

式下，一方面内容生产的“把关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女性视角常常陷入边缘化状态；

另一方面，在线性传播“我说你听”的主导模式下，意义

的生产难以向更包容多样的方向转变。然而不同于线性传

播模式，圈层传播模式中的“受者”即“传者”，以每个

圈层中的意见领袖为传播中心向外辐射，又形成新的互动

传播圈层，不同的传播圈层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2]。在圈

层传播模式下，信息被有针对性的分发到具有相似行为习

惯的用户，增强了女性话语传播的力度，在过去传播媒介

或现实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群体被赋予了“被

看见”的可能，同时个体与个体在圈层互动中获得“群体

认同感”，增进认知的深度并反馈在不同的互动传播圈层

中，又建立起新的女性话语。

（二）传播效果的改变：数据霸权与过滤气泡

算法技术的应用成为女性话语传播的技术基础，助力

女性话语地位的提高和话语空间的拓展。首先多样的算法

推荐机制打破了少数人控制的信息分发渠道，让小众的议

题精准分发到目标群体；其次算法支持下的传播生态降低

了传播门槛，普通女性借助平台媒体进行内容创造和观点

表达，扩大了话语生产范围；最后算法根据互动数据将受

欢迎的女性创作者及女性议题推向更大的流量池，将女性

话语从“个体声音”汇聚为“群体表达”，增强话语的影

响力。然而“数据霸权”和“过滤气泡”的效果也在一定

程度上暴露着算法应用的局限。在后真相时代下，情绪化

与主观化的内容更易获得社交平台传播的青睐，基于互动

指标进行加权推荐的算法机制潜在加剧了陷入情绪化的陷   

阱[3]。与此同时，媒介平台过于追求精准推送和流量至上，

一个又一个拥有共同兴趣的圈层被建构的同时，受众认知

也在被迫走向窄化。

算法技术在现代媒介的应用推动传播模式升级，拓展了

用户权利，从属于大众文化中的女性文化传播也随之得到加

强，女性话题从私人空间走向了公共空间的脚步加速，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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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算法带来“数据霸权”和“过滤气泡”的负面影响，但从

积极的一面看，如今出现的众多围绕女性人物展开的文艺创

作、以女性为主角策划的综艺作品，抑或是更多性格迥异的

女性成为公共话题人物，事实表明女性的话语空间和权利在

算法技术应用的推动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二、“遮蔽”到“解蔽”：女性主体性构建的新行动

“遮蔽”原指存在者的真实意义受认知局限或权力结构

影响而无法显现，媒介中的女性的“遮蔽”状态体现为平

面化的“贤妻良母”，或是其他带有特定含义的象征性符

号。随着性别意识在新型的媒介传播中获得充分发展，丰

富多面的公众女性形象得到认可，她们或勇敢或懦弱，或

温柔或泼辣，女性的话语空间随着女性形象走向多元而获

得开拓。

（一）他者凝视下的自身观照

波伏娃运用“他者”概念描述女性被压抑的主体

性——“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是他者[4]。”长久以来媒

介形象呈现多从他者的视角出发，随着智能技术在传播媒介

的应用，女性借助平台媒体从自身视角出发，对早已形成的

传统女性形象与话语空间产生影响，成为“意见领袖”。

Papi酱是自互联网时代兴起之初出现在媒体平台的内

容创作者，她以先锋性的思想创作了众多优秀的作品，其

中对女性心理及处境的把握、刻画反映了她先进的性别意

识。在以“女人真是不好做”为主题的作品中，用一人分

饰多角的形式表现了社会对女性的评价，犀利的呈现了女

性作为第二性长期面临的困境。如果说Papi酱的内容创作

是站在第三者角度对女性的观照，那么早期以杨笠、王思

文、颜怡颜悦为首的女性脱口秀演员则是用“戏谑”和“

冒犯”对传统媒介传播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构，表现出了

传统社会分工体系与现代新女性要求之间的矛盾。杨笠、

王思文等女性脱口秀演员通过调侃传统观念，解构刻板女

性形象，多元的女性形象获得了观照，展现了女性的内心

愿望[5]。这一过程得益于传播平台的进步。智能技术的进步

让女性的讨论从线下延伸至线上平台，扩大了讨论范围。

数字技术发展打破了空间束缚，让更多人看到“改变”

和“发声”的可能，迅速聚拢了一批渴望挣脱传统性别观

念的女性；其次数字技术为女性议题的讨论提供更广阔的

平台，众多女性在情感上相互温暖和鼓励，在议题上进一

步深化讨论，推动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认知发展。随着越来

越多的女性认识到建构“主体性”的重要性，媒介传播中

关于女性形象塑造的改变也随之而来。

（二）走向“解蔽”的女性形象

女性形象走向“解蔽”首先意味着女性形象不再是单一

平面的符号化存在，开始以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受到关注，

同时在过去被忽略的女性人物也开始得到关注，这一实践

尤以在政治、医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涌现出的杰出

女性为主。

女性形象的“解蔽”有赖于各个圈层的意见领袖积极

地对过往被“污名化”的女性标签进行解构，争取表达自

由。一方面有以中国妇女报为首的官方媒体借助人工智能

生成和算法技术进行内容创作，宣传杰出女性的先进事

迹；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博主围绕女性主题进行创

作，重塑对女性身份“污名化”的符号意义，如对“林徽

因”形象的重塑，过往公众的焦点在于她与其他男性名人

的轶事，而现在更关注她在建筑、诗词上的成就。越来越

多杰出女性事迹在数字平台传播，进一步证明女性的价值

不应止于私人领域，智能技术为女性叙事“插上翅膀”，

加速了男女平等意识的传播。

随着算法的互动加权机制的推动，具有争议性的女性话

题被作为“流量密码”进行宣传分发，将观看体验不够完

美但足够真实、丰富的女性推向了公众视野，客观上在提

高着公众对女性的包容度和接受度。如麦琳作为婚姻观察

类综艺《再见爱人》中的嘉宾，她在节目中不修边幅的状

态以及小市民的行为引得众多网友反感，但作为一位正在

经历婚姻阵痛的妻子和母亲，她的破碎恰恰丰富了公众女

性样本，拓宽女性生存边界。带有流量属性的女性借助算

法平台获得了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重塑了媒介认知中的

女人，女性在媒介传播中不再是扁平的符号，而成为了真

实存在、有血肉的人。

女性话语空间的建构新实践不仅表现在女性媒介形象的

解构与重塑，同时在女性话题上寻求了突破。女性话题长

期集中在婚恋与生育，公共空间的女性议题讨论也从“容

貌焦虑”、“女性欲望”的具身性困境深入到探讨社会结

构性问题中去。

三、“他者”到“她者”？算法平台的“解放”陷阱

高度商业化的媒介平台让同为用户的女性拥有了越来越

多的表达的可能，现代媒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也拓展了

女性表达的主阵地。然而在高度商业化、数据驱动和算法

驱动的媒介平台，现实生活中女性话语权建构似乎并不如

媒介表现一样欣欣向荣，反而有着隐忧。

（一）被商品经济异化的“独立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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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者”走向“她者”

随着妇女的经济文化地位提升，妇女在媒介的话语权也

获得了相应提高，然而随着女性在游戏、娱乐、餐饮、服装

等行业所展现出的强大潜力，“女性解放”、“女性力量”

也成为了部分媒介创作者吸引流量、赚取商业利益的密码，

真正的“女性主义”异化为消费主义浪潮下的商品符号。

首先突出表现在影视媒介对伪“大女主”形象的塑造

上。“女性力量”和“大女主”成为影视创作者营销的手

段，然而其人物形象仍并未逃离窠臼，不仅仍大量围绕着爱

情叙事，且始终将女性至于“第二性”。2023年暑期爆火的

《长相思》将女主角小夭标榜为女性力量的代表，强调其坚

韧不屈和清醒独立，然而实际上女性人物的角色弧光依赖于

男性角色的庇护，甚至在“一女多男”的感情线中，小夭作

为所谓独立女性也没有真正的自我决定的权力，剧情上必然

服从于男性权谋。将“大女主”和“独立女性”局限于爱情

叙事，并强调其在情感上的表象高位，并非真正有利于女性

获得话语权的提升，这种为了获得女性观众支持而进行形式

创作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不过是暂时性的商业行为。

其次是消费主义创造的虚假需求成为“女性力量”的虚

假表征。鲍德里亚指出“女人之所以进行自我消费是因为她

与自己的关系是由符号表达和维持的，那些符号构成了女性

范例，而这一女性范例构成了真正的消费物品。”在如今高

度商业化的媒介平台，“女性价值”也越来越多的同符号

化的商品绑定。如“高跟鞋”同成熟的职业女性相绑定、不

同的妆容同对应的女性身份相绑定，甚至将女性的身体作为 

“女性力量”的表征，如“蜜桃臀”、“漫画腿”等等。媒

介平台以“女性力量”作为消费的口号，不仅是在异化“女

性解放”的真正内涵，更是在资本逻辑下对女性思想和身体

的双层改造。

（二）被消解的“女性解放”口号

恩格斯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

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6]。”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认

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无产阶级解放道路是妇

女解放的根本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解放是全人类的

共同目标，只有提高女性在公共事业的地位和贡献，才真正

有可能实现妇女地位的提高。然而当“女性解放”、“女性

困境”、“女性力量”成为媒介平台的流量话题，部分内容

创造者借题发挥，引起不同立场的网民情绪对立，而真正的

妇女解放则被湮没在大众狂欢中，削弱了它本身的意义。

算法强化了认知的对立，使得女性相关话题成为不敢轻

易触及的话题，然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或许更应该关

注身边的真实处境，从被算法裹挟中抽离，并积极改变不

利于自身成长的真实处境，实现自身的成长，解放内心的

枷锁并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

真正要义。

四、结语

在算法高度参与、商业化运营高度渗透的媒介时代，女

性话语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女性话题也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关注度，女性主体性建构经历了从“遮蔽”到“解

蔽”的转变。大数据算法虽为性别议题传播提供了技术加

持，但“过滤气泡”与“流量导向”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未来，期待进一步推动算法透明化，减少流量导向和消费

主义对性别议题的异化。唯有如此才能在算法时代构建起真

正平等、多元的性别文化，解放社会的生产力，投入到当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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